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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观察
摊主从月入 10万到日赚几十元，曾经的“必打卡”夜市已关停

“网红市集”为何成了“消失的市集”

| 曾经摊主月入 10万，后来一天赚几十元

2023年，中欧街夜市几乎是沪上最火的几个头部市集，最
多的时候达到 200多个摊位，每天自发来打卡的市民众多，场
面非常热闹。
“最初是附近的人们自发地来摆地摊，形成了一个临时商

场，后来我们制作了统一的移动摊位，保证整个临时市场视觉
上整齐、好看，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摊主看到这里的人多、大家
喜欢逛，于是闻声而来，到这里摆摊。数量比想象中超出许多，
所以我们需要加大投入对整个市集的卫生、整体视觉效果、摊
主的招募与维护等等进行统一的管理。”在此前采访中，当时
的中欧街商场相关负责人邵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摊主数量太
多，有限的工作人员无法承担如此大的工作量，因此招募摊主
等工作都交给了第三方的运营团队。
这个第三方运营团队就是市集“主办方”，主办方的负责

人经过了多次变更，文斌是其中之一。
“因为我们想做一条能够品尝到全国不同特色风味的美

食夜市，所以东北小吃、老上海特色、桂林花甲粉等等都欢迎
入驻。”
文斌需要做的不仅是对已有市集的运营，还要面向全上

海、甚至全国招募摊主。
刘伟就是其中之一，彼时他正在泰兴、舟山、东莞等地考

察市集，在抖音上刷到中欧街夜市正在招募美食摊主，从视频
里，他看到了这个市集上可以说是人潮涌动、摩肩擦踵……他
果断拖着行李箱从东莞直奔上海，“从虹桥火车站过来，还没
租房子，拖着行李箱我们就和主办方签了合同”。事实证明，这
次刘师傅的果断决定并不是“头脑发热”，而是的确搭上了
“集市经济”爆发式发展的船，也吃到了直播引流的红利。
“2023年最火的时候，一天卖掉 300份锅包肉，一个月能

赚 10万元；一年过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市集，大家的选择也
变多了，不过有时候一天还是能卖掉 100 份，虽然赚的大概是
去年的一半，但能赚到 2万左右，已经满足；今年 7月份，明显
看到市集上的收入滑坡式下降，有时候一天赚 100 元，甚至隔
壁的摊位，一天只进账几十元。”
赚不到钱了，摊主自然也逐渐离开。
到今年 10 月份，中欧街夜市完全关停，曾经热闹的摊位

全都撤去，只剩遍地垃圾，曾经人气满满，到晚上灯火通明的
中欧街夜市如今完全漆黑。

| 一系列操作让市集“元气大伤”

“关停并不是没有缘故的，主办方做了不少让摊主觉得元
气大伤的事情。”
多位曾经的中欧街夜市摊主告诉记者，这个夜市的选址

本身有着天然的优势，靠近地铁和周边居民区，每天下班时分
人流不少，由于社交平台的推荐火爆，甚至也吸引了全上海的
人来逛夜市。元气大伤的事情是市集办得好好的，突然间跳闸
断电，一片漆黑，或者无缘无故没有任何准备地关停。
“从今年 4 月份起，经常会遇到跳闸的问题，那段时间我

也在考虑要不要换个市集，会去不同地方摆摊，中欧街这里是
偶尔来一下，结果来了三次，跳闸三次。”
某美食摊主说，停电之后一片漆黑，不少逛市集的人选择

离开，更糟糕的是，市集上没办法使用燃气，制作美食都得靠
电，顾客正在摊位前等候，结果停电了，有人愿意等但体验不
佳，有人不愿等，只能退款，损失不少。三次遇到停电之后，这
位美食摊主决定离开中欧街夜市。
摊主遭到突如其来损失的事情不止于此，“没有任何准备

的关停，更是让人觉得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

“4月份有一天突然通知关停 2天，我第二天的食材都买
好、备好了，只能全部扔了，无法出摊没有收入，还损失了
1000 多元。”
“5月中旬，突然又通知关停一个月，当时正是最佳逛夜

市的天气，不少人没收到消息，仍然来打卡，到了之后发现一
片漆黑，纷纷都说中欧街夜市关停了。”
一个月后，摊主们再回来，发现每天的人流和收入都急剧

减少，原本一天赚 5000 元，回来之后，1000 元都不到。
越来越松散的卫生保障，更是让摊主们介怀。
“以前主办方会请 5个保洁，保证市集的卫生、摊位上的

垃圾处理，后来他们为了控制成本，只请 2位保洁。”

某摊主告诉记者，大家对于路边摊的卫生问题原本就有
所顾虑，一直以来，他为了让别人放心自家的美食卫生没有问
题，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然而主办方收垃圾不及时，这把很久
以来自己建立和维护的形象打破了，“不干净的地方我也不愿
意出摊。”
这些事情发生得多了，“只收钱不办事，光收租金和电费，

不好好运营”，成了摊主们对于主办方的印象。
实际上，主办方也叫苦不迭，“相当于我向商场租下这片

场地，每个月的租金、电费、人工等运营成本十几二十万，支撑
下来很不容易。”

| “现在市集不是无成本创业，租个铺面差不多”

“当时之所以选市集，是因为它算是低成本创业，但后来
慢慢发现，市集上的成本越来越高。”某摊主向记者算了一笔
账，“做美食的设备需要占据 2个摊位的位置，租金是一个月
7000 元，有时候挤一挤，只租一个也要 3500 元一个月，再加
上每个月 400 元左右的电费，300 元的垃圾管理费，每月成本
最低也要 4500 多元。”
出于固有认知，在很长时间内他都觉得在市集上租摊位

比自己租铺面便宜，在市集上一年多之后，因为不堪市集的
“骚操作”，刘伟开始物色周边铺面，惊讶地发现，租一个铺面
的成本竟然比一个小小的摊位性价比高，“一个月的租金
6000 元，但我能有自己的后厨，一个 50 平方米大小的用餐
区，还能使用燃气。”
“现在，我的店面还在市集旁，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按

照我们的喜好装修成了东北餐馆的样子，后厨也能保证干净
卫生。”离开曾经成就他高人气的市集，刘伟凭借自己特色的
锅包肉仍然让市集上的老顾客跟随着他，不时光顾他的小店，
甚至还有人从宝山驱车一小时来吃。
“网红可能是一时的，真的好吃才能跟食客长久做朋

友。”刘伟说。

晨报首席记者 吴 琼

“现实版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 ”
见证了位于上海闵行区的中欧街夜市，从人们自发摆摊、

到人气爆棚、再到人气衰减，最后关停，曾经的摊主们满是感
慨。 今年 7 月份，记者曾走访中欧街夜市，报道其人气不减，但
美食等选择相对雷同。 近日，当记者再次走访，发现原本灯火
通明的市集所在地，已经一片漆黑，“网红市集”何以成为“消
失的市集”？

“现在不是做市集的时候，时机不对了。 ”曾经在沪上市集
上月入 10 万的摊主刘伟告诉记者，今年 8 月份，他从中欧街
夜市退出，在市集旁的社区商业里租了一个小铺面。

“其实早在夜市关停之前，我们就开始另找出路了。 ”离开
这个曾经让他在上海实现二次创业的市集， 刘伟心里也百般
滋味，“讲实话，在前两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个市集其实让
我们赚到了比预料中多得多的钱。 ”


